
谈起人生前半程,易解
放 像 个 孩 子 一 样 欢 脱 。
1949年6月6日,她出生在
上海。因为是家里的长女,
易解放很早就养成了独立的
性格。易解放喜欢文艺,总
爱唱唱跳跳。年轻时,她被
选中送到上海师范大学文艺
系培训,毕业后成为豫园中
学的一名音乐老师。后来,
易解放就职于上海的一所干
部进修学院,担任汉语言文
学老师。

1978年初,易解放与丈

夫杨安泰结婚。杨安泰说:
“当时我觉得她很外向,很活
泼。”结婚这年,易解放29岁,
丈夫36岁。当时夫妻俩都知
道,易解放的白血球比较低,
会影响生育。幸运的是,结婚
这一年,易解放就怀孕了。
1978年12月1日,儿子杨睿
哲出生。儿子的出生,给了易
解放夫妻俩极大的惊喜。直
到现在,易解放的手机里还保
存着儿子小时候的照片。

1987年,38岁的易解放
决定辞去教师工作,到日本留

学。“我是不安分的,总想到外
面看一看、闯一闯。”易解放
说。在日本,她举目无亲,语
言不通,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吃了不少苦头。1990年,易
解放进入日本最大的旅游公
司交通公社。随后,丈夫杨安
泰也去了日本,办了一家医疗
诊所。夫妻俩把儿子杨睿哲
接到身边,后来儿子顺利考上
日本中央大学。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一
家三口的日子应该是圆满幸
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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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前半程

为完成儿子遗愿为完成儿子遗愿,,她和丈夫走进沙漠她和丈夫走进沙漠

““大地妈妈大地妈妈””把思念化作千万棵树把思念化作千万棵树

从敦煌市区开车,途经
鸣沙山、月牙泉,再向前行,
一条道路两旁“泼洒”出满目
的大漠戈壁。一个半小时
后,记者跟随易解放踏进阳
关林场。这里漠海翻绿,成
行的杨树已有树荫,密布的
梭梭树在漠风吹拂下摇曳。

易解放说:“现在已经是
秋天,夏天的时候,一片绿油
油的才好看呢!”易解放每年
都到沙漠种树,但是仍然没
有完全习惯这里的环境。风
一刮,她的眼睛就开始流
泪。难以想象,这个上海女
人已经在西北沙漠种树整整

20个年头。
2000年5月22日,易解放

难以忘掉这个日子。这一天,易
解放失去了儿子杨睿哲。这也
把她的人生折成两截。

那天早晨,正在日本中
央大学会计系读大三的杨睿
哲,像平常一样骑摩托车向
学校出发。与儿子分开20
分钟后,正在上班的易解放
接到学校电话,说杨睿哲发
生车祸,已经失去呼吸和心
跳,被送往医院抢救。丈夫
杨安泰作为医生,心里清楚

“失去呼吸和心跳”意味着什
么。当易解放与丈夫匆忙赶

到医院时,儿子已经离世。
那一年,儿子不过22岁。

儿子离世,对于易解放
夫妇的打击是致命的。

易解放回忆,儿子在去
世前的一段时间,看到电视
上关于沙尘暴的报道,曾提
议父母在退休后可以到内蒙
古去种些树。

2002年,易解放辞去工
作,丈夫杨安泰关闭诊所。
易解放还成立了特定非营利
活动法人(NPO)“绿色生命”
组织,她出任理事长。夫妻
俩决定回国,完成儿子的心
愿——去沙漠种树。

也许在沙漠种一棵树不算太难,难的是,她用了整整20年种了千万棵。
2008年,媒体发现易解放在内蒙古沙漠种树的故事。人们得知,易解放的儿子在

2000年去世,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她走进沙漠,治沙种树。报道引起极大的反响,“大地
妈妈”易解放的故事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这个故事,其实一直在书写着续集。近日，记者来到甘肃敦煌专访易解放,听她讲
述她和“千万棵树”的背后。

2020年,易解放到了甘
肃敦煌,开始了戈壁滩的绿
化工作,梦想着让“春风吹
绿玉门关”。在敦煌种树,比
在内蒙古种树的难度更大。

“戈壁上有石头,比在沙漠上
挖坑要难。我们用铁锹挖坑
就会碰到石头,左右摇摆才
能躲开,然后一点一点地找
缝隙,才能挖好坑种树。”易
解放从不愿哭哭啼啼,讲起
这些也总是铿锵有力。

两年多来,他们种植梭
梭树、松树、沙枣树等,实现
了1万亩公益造林。在阳关
林场,易解放捡到一根树
枝。“过去,要捡到一根树枝
那也是很难的事情。”

秋来暑往20年,易解放
把悲伤化作挺立在内蒙古、
甘肃的千万棵树,绿化4万
亩沙漠和戈壁。她看着一
片片荒漠,一点点变成绿
洲。其实最初,易解放夫妻
在沙漠种树,是一对父母在

完成对儿子的承诺。后来,
意义已经不止于此。杨安
泰说:“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能够做这样有益于大家的
事情,而且做成了,就很有
成就感。现在,这已经不是
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家
庭的事情,而是国家的大
事。”

据国家林草局统计,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完
成防沙治沙任务2.82亿亩,
封禁保护沙化土地2658万
亩,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沙
化土地得到治理,实现了由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的历史性转变,为全球荒漠
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贡
献了中国智慧。

走在戈壁滩的梭梭树
中,易解放发现梭梭树开了
花:“我今年73岁,丈夫 80
岁了。我怕自己干不动了,
希望有更多人继续做下
去。” （齐鲁晚报）

今年6月,志愿者严明
来到敦煌跟易解放会合,她
已经在敦煌待了3个多月。
严明说,易解放就像候鸟,
春夏在北方沙漠种树,秋冬
回到上海老家。而她又何
尝不是?自从丈夫去世,严
明就一直没能从阴影中走
出来。丈夫生前的心愿就
是包一片荒山种树。对此,
严明始终记在心里。

2012年5月的一天,严
明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易
解放的故事,第二天一大早
她便打电话到易解放的办
公室,想报名参加绿色生命
组织,并且捐两万元钱。在
植树基地,严明第一次见到
了易解放。眼前的易解放
一边拿着铁锹挖坑植树,一
边给志愿者讲解。风沙刮
在易解放的脸上,也刮进了
她两鬓藏不住的白发里。

她切切实实看到一个母亲
为了儿子的遗愿,承受了多
少“风沙”。

严 明 决 定:“ 有 生 之
年,只要易妈妈来植树,我
就一定来。”严明信守承
诺,从那以后,每年她都跟
着易解放到沙漠植树。严
明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
退休后她就外出兼职打
工,每年捐两万元给绿色
生命组织。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跟随易解放“治沙植
树”的脚步,走遍科尔沁沙
漠、布乌兰布和沙漠、浑善
达克沙地等内蒙古多个沙
漠化地带。就像易解放说
的,“我们希望实现,亿万个
人种亿万棵树。”据易解放
统计,20年来,团队参与捐
款和参加植树活动的爱心
人士近10万人。

2003年初,54岁的易解
放走进内蒙古,“那是我第一
次到大沙漠,过去从来没有
到过这么荒凉的地方。”

在内蒙古库伦旗,易解
放安顿下来。“早上出门前,
我把屋子里擦得干干净净,
晚上回来的时候,被子上可
以抓把沙。”易解放这才真正
开始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真
实状况。

从 内 蒙 古 东 部 到 西
部,易解放跟着当地工作
人员去考察,寻找能够种
树的基地。2004 年,她代
表 NPO 绿色生命组织,与
内蒙古库伦旗政府签订协
议,承诺用 10 年时间,在
科尔沁 1 万亩沙地上种植
110万棵树。

易解放说:“走了好几个
小时,都看不到一棵树。”爬

沙坡时,她手脚并用,走一
步,退两步。好不容易爬到
沙坡顶,易解放发现情况更
加糟糕。“黄黄的沙漠连着蓝
蓝的天,形成绝对的颜色对
比。”面对这样的景象,易解
放有些打憷:“我该怎么能把
树种活?”

2004年,易解放提供树
苗,由当地老百姓义务种
植。问题很快出现了,由于
村民都不是专业的,缺乏相
应的技术,导致幼苗存活率
极低。无奈之下,易解放只
能聘请当地专业人员指导。
就这样,她在沙漠里种下了
第一批树。

要问易解放为了种树一
共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很
难算得清楚。植树造林早期
几乎没有捐款,易解放夫妻
俩在日本打拼的积蓄、儿子

的交通事故赔偿金和生命保
险金、卖掉的上海三套房产,
悉数投入其中,哪一笔都不
是小数目。

为了种树,这些年易解
放的身体也多次受伤,仅需
要开刀的腹部、腰部、锁骨等
大手术,她就经历过十多
次。“我身上断过的地方很
多,锁骨断过、肋骨断过、韧
带断过。有一次肠切除手术
后,没好好休息就去植树,导
致腹部肌肉崩开。还有一次
是第二腰椎粉碎性骨折,差
点没能再站起来。”易解放
说。

2008年,易解放的事迹
被媒体发现,她很快走进大
众视野。当年,易解放荣获
第三届“中国百位优秀母亲”
称号,大家称她为“大地妈
妈”。

种一棵树有多难

亿万个人,亿万棵树

“我怕自己干不动了”

去大漠戈壁种树


